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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学术论文】

明代两京武学的会举
曹　循

摘　要：明朝特设会举制科，考取两京武学官生选充京军要职，以拱卫明皇室。会举

首行于成化二十三年 （１４８７年），１０年一次，逢丁年举行，嘉靖以后为６年一次，逢巳、

亥年举行。会举考试的范围仅限于系籍两京武学的功臣后裔、官贵子弟，竞争不足，规制

不严，成为特权阶层出任军职的捷径。尽管会举为武官世袭制度引入了考试选拔的要素，

但其对明代军政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。

关键词：明代　会举　两京武学　世袭武官

《明史·选举志》载武官之选拔，有 “三岁武举，六岁会举，每岁荐举”。其中，会举是考试选

拔两京武学官生的制度，因史志记载不足，少有学者论及①。《中国明朝档案总汇》收录了几件有关

会举的档案，本文以之为线索，钩沉史实，或能稍补史志之阙，丰富对明代武官制度及教育、科举

史的认识。

一　会举的开设

会举的开设缘于两京武学的建立。明朝实行卫所武官世袭制度，武官子弟平日在卫所观习军

事，父兄老故后袭职。明初尚无培养教育武官子弟的专门政策，洪武二十年 （１３８７年），礼部奏请
“如前代故事，立武学，用武举”，未获明太祖允准②。建文年间，明廷曾设应天 “旗手等四十四卫

武学及置锦衣卫带管优给武学所教授”③，这种每卫均设的武学或即洪武朝已有的卫儒学， “靖难”

后革。正统六年 （１４４１年）三月，明廷下诏荐举将才，群臣推举都指挥纪广等４４人应诏，得旨：

“为将非谙韬略不可，广等其读 《武经》《百将传》，讲究方略，练习武艺，俟试而用之。”④五月，明

廷 “开设京卫武学，除教授一员、训导六员”，纪广等５１人和熟娴骑射的幼官赵广等１００人入学⑤。

正统七年四月，明廷又 “设南京京卫武学”⑥。以军事文化知识与武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武学正式成

立。此后，两京武学在景泰年间一度废革⑦，宪宗即位后重建⑧，以迄明亡。

两京武学分别由兵部武库司、南京兵部武库司一名主事负责日常管理。教学对象为两京卫所２５
岁以下 （嘉靖中改为２０岁以下，１５岁以上）的武官及尚未袭职的武官子弟 （舍人），谓之 “武学官

生”。教学内容包括儒家文化、军事理论与弓马武艺等方面。成化元年 （１４６５年）出台的 “学规”

规定：“幼官、子弟所读之书，《小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内取一，《武经七书》《百将传》内

取一。人习二书，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，有志者不拘。必须熟读，三日一温，就于所读书内取一节

讲说大义，使之通晓。”同时，每月 “遇初二、十六日，教官率诸幼官、子弟于城外附近空地演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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弓马”⑨。武学在武艺方面的教学内容不多，是由于武学官生还要在京营的幼官、舍人营操练的

缘故。

武学的管理在成化年间趋于完备。自成化元年起，京营提督武臣、兵部堂官 “每月一次，轮流

下学，稽考勤怠，以示劝惩”⑩。成化十三年，明廷进一步要求下学大臣要 “考试诸生中某能对策，

某能骑射，附注纪录，岁终检阅奏闻”，加以赏罚瑏瑡。至于武学官生如何选拔任用，最初的政策是根

据培养效果，不定期限，不限名额，随时拔擢。成化元年 “学规”规定，在学武官 “果有武艺熟

闲、长于智谋者，许各该府卫从公礼荐，以凭照例会官试验弓马、策略”瑏瑢。所谓 “照例会官试验”，

指地方卫所或廷臣举荐武官到兵部试验弓马以备擢用之例，是不定期举行的瑏瑣。成化十三年，明廷

又令提督官年终奏闻武学官生 “某可以为将，可以坐营，可以守备，待以不次之擢”瑏瑤，只是在兵部

备案而已。这种没有明确章程的政策，易因人事更迭等因素而疏于执行，不利于武学积极作用的发

挥。成化二十二年八月，兵部认为 “武学幼官、武生久未选用，贤否不分，非作养初意”，奏准每

１０年一次，兵部会同京营提督武臣考校武学官生， “择其策略弓马优者一二十人，送各营、各卫，

俟有坐营、把总及掌印军政员缺，以次补之。其武生候袭代之日，如例补用。余十年以上不堪作养

者，宜悉黜之”瑏瑥。这就是会举。次年六月，兵部上奏 “试得京卫武学官生”焦洪等人瑏瑦，可知会举

首次举行是在成化二十三年。

这种考试制度谓之 “会举”，应有两层含义：一是形式上由兵部、京营文武大臣会同考校。不

过在实际运作中，武库司主事要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如嘉靖三十六年 （１５５７年）北京会举，武库司主

事孙 “一禀于令甲，视文义为去取，一中贵家儿每月试不来，公特抑之，权家多失望者。比奏将

上，尚书欲易一人而不肯也”瑏瑧。二是参加考选的武学官生原则上须是 “或策略可观，或弓马闲熟，

屡居优列”瑏瑨，“肄业久而屡试高等者，合试之”瑏瑩，有会考、通考的性质，故而得名。

二　会举的规制

会举考试分骑射、步射、策论三场。万历时人臧懋循所撰的一篇南京武学会举题名录序云：

“初试之骑，而射合者若而人；再试之步，而射鹄加远，而合者若而人；三试之对策校论，以文辞

合者仅若而人。”瑐瑠可见，会举与武举的考试内容别无二致瑐瑡。但是，会举的举行时间、录取名额、

任用规格等重要细节，一般典籍并无具体记载。但一件崇祯元年 （１６２８年）十二月二十七日奏本档

案提供了重要线索：

北京京卫丁巳等科会举臣朱玉栋等谨奏，为疆圉需才方亟，微臣效用无阶，恳祈照例一体授

衔，以弘作养，以便图报事。窃惟圣祖优渥元勋后裔，另开会举制科。六年一举，重遴选也；额仅

四十，精简拔也。序列在三举 （按，举字衍）科武举之前，擢用比会武中式之秩，载在 《会典》，

炳若日星。臣等叨荣入毂，图报殊殷，惟是止授带冠，未加职衔，裹革之志每怀，推用之阶无自。

故本年二月内，癸亥等科会举 【沈】亮、文继志等比照会武事例，业蒙兵部复奉钦依，准授署所镇

抚，鳞次注选。臣等均系会举，共矢报效，自宜雨露均沾，因彼时或听用、奉差，或随任、肄业，

未得一同题授。今会试已毕，臣等数人业已齐集阙下，恭逢圣明御宇，文武倾心，臣等世沐国恩，

久依辇毂，益切仰瞻思奋。近十月内，会举周素儒复蒙兵部续题俞请，臣等报国之念，自揣不后于

诸臣，我皇上如天之仁，伏愿同推于一视。况北京会举，裔出元勋，人数有限，推恩易施，非与例

外陈乞者比……为此不避斧钺，合词上请，仰祈敕下兵部，将臣等查照先今沈亮、文继志、周素儒

等事例，题授职衔，以须推用瑐瑢。

首先是举行时间。会举首行于成化丁未年，１０年一次，即逢丁年举行，而档案则有 “丁巳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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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”“癸亥等科”。据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９正德十六年 （１５２１年）十二月丁亥条载：“命两京武学如

旧例，六年会举……先是，正德中尝停革会举之例，至是，兵部以故事请，从之。”似乎会举在正

德年间停革，此时才恢复并改为６年一行。然而，正德朝有二年 （丁卯）、十二年 （丁丑）两个逢

丁年，正德十四年 （己卯、武举乡试之年）九月，有武学官生赵经等奏请，兵部尚书王琼复准，将
“两京武学先年会举中式人员，有愿应武举者，免其乡试，各于原卫并武学定注考语，送部会试”瑐瑣，

可知会举在此前仍有举行。以此推之，或是王琼认为武举已经可以取代会举的功能，在奏准 “先

年”会举取中人员可直接参加武举会试后，就将会举停革，王琼在明世宗即位后失势下狱，其政敌

彭泽出任兵部尚书，一反其政，会举停革之令被取消，并改６年一行。不过，会举恢复后并未立即

举行。一是此时距上科仅４年；二是复行会举之议在年底报可，已来不及在当年举行，若行于次

年，嗣后各科就不可能在巳、亥年。而６年后的嘉靖六年 （丁亥）也是个逢丁年，正是新旧周期更

替之机。这年三月，兵部正式议上 “武学六年会举事例”，除举行周期不同外，内容与成化二十二

年之制基本一致，“诏如议行”瑐瑤。因此，会举并未中断，嘉靖六年起逢巳、亥年举行。崇祯十六年

正月的一件兵部题行稿档案中，有 “新旧会举”张光祚等２人被推选为将的记录瑐瑥，可推断崇祯十

四年 （辛巳）举行了最后一科会举。终明一代，南北两京会举各举行了２４科。

其次是录取额数。最初，会举并无固定名额，成化二十二年规定录取 “一二十人”，次年实际

取中２８人瑐瑦。随着武学入学人数的增长，会举至迟在正德年间已有名额限制。赵经等请求会举中式

人员径送武举会试的理由，是 “会举中式人数与武举乡试相同”瑐瑧。王琼在正德十三年拟定武举乡试

解额，“两京武学并各卫所”录取卫所武官各５０人、旗舍军余等其他军籍人员各２０人瑐瑨。一般旗军

不能入武学，故赵经所言应是会举额数与乡试录取卫所武官名额相同，即５０人。前揭档案云 “额

仅四十”，或是会举从１０年一行改为６年后，录取额数略有减少。由此亦可估算，明代两京会举录

取人数总计约在２０００人左右。

第三是任用规格。明中叶以后，都司卫所的都指挥、指挥、千百户等武职已成官阶性质，武官

要被兵部推用或督抚举用为京营、边镇的领兵将官以及都司卫所的掌印、佥书等才有实际的职务瑐瑩。

会举取中武学官生 “送各营、各卫，俟有坐营、把总及掌印军政员缺，以次补之”，这里的坐营、

把总就是京营的军职。成化时，明廷置十二团营，每营兵１万人，设坐营武官１员统之，其下设把

总２０员，分领营兵；南京诸营亦有坐营、把总等类似军职瑑瑠；掌印军政官则是各卫的长官瑑瑡。可

见，会举的基本功能就是考试选取武学官生充任军职。但是，会举取中人员并非都能担任这些军

职。首科会举后，兵部上奏：“试得京卫武学官生指挥焦洪等七员、千户郑禄等七员、武生曹鉴等

十四名……乞以洪等七人如例送补各营卫坐营把总、掌印军政员缺。禄等若以秩早，概令回本卫所

任事，则与众无异，无以激劝将来，宜送亲军卫所擢用之。曹鉴等他日亦如例补用。”兵部的奏议

大部分得到批准，但 “郑禄等七员仍回本卫所补缺”瑑瑢。可见，只有指挥佥事以上的武官可以候补坐

营、把总或卫掌印；千户以下武官因 “秩早”即官阶较低而不具备资格；曹鉴等人则是尚未袭职的

武官子弟，只能等 “他日”袭职后 “如例补用”。所谓 “例”亦是焦洪、郑禄等人的办法：根据世

袭武职高低决定其任用规格。这是当时京营与镇戍将官的任职资格必须 “类取于指挥”瑑瑣的限制造成

的。取中人员的仕途因世袭身份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别，低级世职和武官子弟即使成绩非常优秀，也

没有担任重要军职的机会。明后期，选将资格 “渐推广至千百户”瑑瑤，低级世职取得了与指挥以上武

官同等的机会，但武官子弟仍无资格，须待袭职方能任用。万历四十年 （１６１２年），兵部请加授中

式武官子弟所镇抚署职，不支俸米，未获批准瑑瑥。据前揭档案，直到崇祯元年二月，中式武官子弟

才一度 “准授署所镇抚”，获得了 “鳞次注选”的资格，由兵部推用京营、镇戍军职。此例开后，

崇祯三年又先后有崇祯己巳科沈炜、天启癸亥科陆之英等人援例陈乞授职瑑瑦。总之，武学官生本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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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已袭职、所袭世职高低对会举录取后的任用有决定性作用，足见武学培养、会举选拔并未从根

本上触动武官世袭制度，而是为其引入了学校教育与考试选拔的要素。

三　会举的作用

会举与武举有颇多相似之处，不妨以武举为参照，考察会举在明代的规格地位。一方面，会举

录取额数与两京武举乡试相当，会举中式人员可参加武举会试；另一方面，会举中式者并不升授官

阶，与武举乡试相同，但其中官阶资格符合者仍可以和武举会试中式者一样候选京营、镇戍将官。

前揭朱玉栋奏本云，会举 “序列在三科武举之前，擢用比会武中式之秩”。武举会试落第者下科要

重新参加乡试，嘉靖三十二年兵部议准：“武举乡试三次中式者，准径起送会试，永为定制。”瑑瑧故明

人谓乡试三次中式者为 “三科武举”，是仅次于会试中式的武举科名。可见，会举的规格高于武举

乡试而略低于会试。武举面向全国官员军民，而会举仅面向两京武学官生，视会举为 “制科”。

会举与武举形式相同、规格相近，选拔军职的功能亦基本一致，武学官生既然可以参加武举，

为何又要长期并行会举呢？会举在明代的真正作用是什么？剖析两京武学官生的来源，或有助于找

到答案。明朝豢养了一个庞大的世袭武官群体，而京畿是武官最多的地区。洪武二十五年，在京
（南京）武官有２７４７员瑑瑨。明成祖即位后大肆升赏 “靖难”军官兵，嗣后漠北与海外用兵，又升授

了大批武官。由于官多缺少，“靖难”后升授的武官大多安置在京卫带俸，“更番宿卫”瑑瑩，在京武官

人数因而剧增。景泰时，北京武官多达 “三万余员”瑒瑠。北京武官大多数都是 “靖难”功臣后裔，而

南京武官亦 “皆洪、永世臣”瑒瑡。明中叶以后，京军很少出征，旗军立功升任为官者为数不多，京卫

武官的增长主要来自恩荫。明廷经常赏赐文武大臣子孙、宦官弟侄世袭武职，他们大多铨注于锦衣

卫，成为京卫武官中的新贵。京卫武官人数众多，正统六年武学成立时，要 “材器颇优、家道相

称”瑒瑢的幼官、舍人才能选送入学，到成化十三年，明廷就下令京卫 “年二十五以下”尚未任职的幼

官及舍人 “俱入武学肄业”瑒瑣，嘉靖二十二年又令 “各营、各卫幼官二十以下、十五以上者，通查送

学”瑒瑤。明廷强制此年龄段的京卫幼官、武官子弟入学，既是加强军事人才培养，也意在利用武学管

束这些具有一定特权和武艺的纨绔子弟。同时，明廷却严禁一般军民子弟入学，“如将军余及远房

舍余混送者，听兵部委官查究”，“如有滥收、冒籍及异姓假充人员，本部将督学主事注以下考”瑒瑥。

因就读武学有望出任军职，也有一些官员、富人子弟 “浮薄好射猎者”，通过各种渠道冒籍武学瑒瑦，

以俟谋取更多利益。换言之，两京武学官生大抵都是开国、“靖难”功臣后裔和官贵子弟。明人云

武学 “皆贵游子弟”瑒瑧，“多贵介子弟”瑒瑨，并非夸大其词。

不论功臣后裔还是官贵子弟，其身份待遇都来自父祖余荫和皇帝恩赏，与皇室休戚与共；同

时，他们在武学中也接受了较多儒家正统教育。对最高统治者而言，他们比从战争中发迹的边方将

校、行伍兵士更加忠诚可靠。“夺门之变”“曹石之乱”中石亨等边方出身的武人，必定给时为皇子

的明宪宗及廷臣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复设武学和创立会举，可视作成化朝企图培养、重用京卫武官的

一项重要举措。但是，京卫武官在 “土木之变”中损失惨重，袭职子孙养尊处优，难以担当防守边

镇之任。成化十八年，明宪宗表示：“边将必用本土之人，庶知彼兵势地利，易于成功。”瑒瑩弘治初，

陕西巡按吴裕指出：“各边将官于京卫推举，多系膏粱子弟，不可任用。”明廷只得下令边将有缺，

“先以本地有举到者用之”瑓瑠。首科会举头名、金吾左卫指挥使焦洪，在弘治、正德时曾守备灵州，

屡屡失事，正德八年 “坐守备不设，失陷城寨，律当斩，以其部下有俘获功”，降四级瑓瑡。当年，明

廷令守备等 “必须曾履行阵及出自边方、堪为将领者，举保推用”瑓瑢。可见统治者非常清楚，京卫武

官长期脱离战争实践，即使经武学有限的军事文化教育，其军事素养总体上仍是不及沿边、沿海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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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的。但京卫武官有忠诚可靠的优点，而京军的可靠性比战斗力更为统治者所看重，因而会举取中

人员才优先选为京营将官或京卫掌印官。明世宗即位后，还下令将会举取中的部分千户以下官生
“送各边巡抚衙门，转送各总兵官……与同赞画方略”瑓瑣，颇有监视边将的意味。总之，选拔功臣后

裔、官贵子弟担任京军要职以拱卫朱明皇室，是会举的重要作用。

尽管会举与武举考试内容相同，但对武学官生而言，会举相对武举要容易。一是会举竞争远不

及武举激烈。会举与武举乡试名额相当，但参加会举者仅限于月试、岁试 “屡居优列”的武学同

窗，“州郡良家子不与焉”瑓瑤，而武举是各色人等同场较技。二是会举规制不及武举严密，更易于作

弊。武举乡试由巡抚、巡按会同三司官主考，会试由兵部尚书会同京营、翰林院等官主考，而会举

实际是武库司主事主考，兵部尚书奏闻，“多徇情或例外”瑓瑥。如前揭孙 事迹，若他肯与尚书妥协，

录取名单就可 “易一人”。会举可谓特权阶层出任军职的捷径，以至于有官贵家人冒籍武生参加会

举。前揭朱玉栋奏本提到的周素儒，乃时任礼部右侍郎、后来的首辅周延儒之兄，冒锦衣卫籍入武

学中会举，后升至千户瑓瑦；文继志也是锦衣卫官舍，后因钻营被劾瑓瑧。另有档案反映，崇祯己巳科

会举中式并援例授署所镇抚职衔的沈炜等人大多是锦衣卫官舍，其中有英国公张惟贤堂弟张惟一，

时任锦衣卫佥书、后来的掌卫官吴孟明舍人吴用明、吴士昇等权贵势要子弟瑓瑨。朱玉栋说会举是
“优渥元勋后裔”，无意间点破了会举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。正德年间王琼废革会举，将武学官生的选

拔全部纳入武举，具有合理性，但因为损害了功臣后裔、官贵子弟的利益，才遭到诋毁并取消的。

会举确实对军事人才的选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如嘉靖四十四年武举会试取中的９０人中，会

举人员就有１０名瑓瑩。但是，通过会举等渠道选入京营的京卫武官，每每 “结为京党，工排击以自

固”，排挤外来官员，以便克扣军饷、占役营兵。边将因而不愿迁入京营任职，兵部亦渐视京营为

冷局，“猥以处劣转者”，只有 “京卫纨绔就室庐之便，愿居之”瑔瑠。明后期，京军不仅不能出征作

战，而且京师的防卫还要依赖边军。京军战斗力的彻底丧失，无疑与明廷长期通过会举选拔功臣后

裔、官贵子弟充任京军要职有直接的关系。因此，尽管会举为武官世袭制度引入了考试选拔的要

素，也不排除其确实选拔了一些有用人才，但该制度对明代军政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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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书简讯】

《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》出版

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琦教授等著 《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》一书，２０１７年５月

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

该书是 “群体·社会丛书”之一，分为上、下两编，共１１章。上编主要探讨清代征漕体系及

其社会意义，包括清代征漕体系的基本内容及其在清代后期的变化情况，征漕中的重要环节诸如蠲
（免）缓 （征）改折、漕粮仓储、漕粮截拨、漕粮平粜赈济等的社会意义；下编则主要围绕因征漕

而引发的闹漕问题及其社会影响，包括清代闹漕的时空特征、闹漕者的成分与动机、闹漕的方式及

动机、闹漕对于社会秩序的触动以及闹漕引发的其它社会问题等。

该书较全面综述了清代漕粮体系，对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构成多重而复杂的关系进行

了深入探讨，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漕粮问题的研究。（哈恩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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